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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朱元善《图书馆管理法》来源考

刘劲松

摘　 要　 １９１７ 年出版的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一书在我国有着广泛影响，但该书与王懋镕

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存在大面积的雷同。 经笔者考证，该书抄袭了王懋镕的同名译文，是掠美之作。
当然，该书在传播现代图书馆学理念和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面，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

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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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７ 年，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

一书出版。 该书在我国图书馆学学术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 然而，笔者发现，该书实为抄袭之作。

不过，朱元善的这一学术不端行为至今不为人

知，或知而不言，以致于以讹传讹，流传甚广。 本

文不揣浅陋，就该书略事考证，以厘清事实。

１　 日文本的《图书馆管理法》
１９１７ 年以前，日本出版的名为《图书馆管理

法》的书籍，共有 ４ 种：

一是西村竹间所著、１８９２ 年由金港堂书籍株

式会社出版的《图书馆管理法》 ［１］ 。 该书共 ８ 章，

主要有阅览室及书库、图书选择、目录编纂法、图

书排列法及书函构造、曝书及点检、阅览室之准

备及图书贷出之顺序、学校图书馆管理者注意事

项等。 这是日本第一本《图书馆管理法》著作，学

术价值较高，在日本图书馆学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二是日本文部省 １９００ 年编印的《图书馆管理

法》 ［２］ 。 该书共 １６ 章，分别为图书馆之种类、图

书馆之必要、图书馆之创立、图书馆之建筑、函架

之构造、馆务之顺序概要、书籍之选择、书籍之定

购、总簿之记入、书籍陈列法、函架目录、目录编纂

法、杂志及参考书、图书出纳法、书籍之调查及曝

书、书籍之装订，书后有附录。

三是日本文部省编、１９００ 年由金港堂书籍株

式会社出版的《图书馆管理法》 ［３］ 。 该书与文部

省编印的同名著作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也分 １６

章，每章名称皆同。 惟一的区别在于，金港堂书籍

株式会社出版的没有附录。 该书实为日本著名的

图书馆学家、日本首任文库协会会长、帝国图书馆

首任馆长田中稻城所著。 日本文部省编的《图书

馆管理法》并不是对西村竹间《图书馆管理法》的

修订。 这两本书名称虽然相同，但内容差异甚大，

非同一本书。

四是日本文部省编、１９１２ 年由金港堂书籍株

式会社出版的《图书馆管理法》 ［４］ 。 该书是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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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书籍株式会社 １９００ 年版的修订版。 修订版与

１９００ 年版相较，最明显的区别在目录。 修订版共

１８ 章，比 １９００ 年版多出的 ２ 章内容分别为第二

章“近世的图书馆之特征”和第十六章“巡回文

库” ［４］（４－８，１１３－１１８） 。 有的章名也有变化，如 １９００ 年

版第十章为“书籍陈列法”，包括“分类法”和“书
籍记号法”两部分，而 １９１２ 年版第十一章为“书
籍之整顿”，由“书籍陈列法” “分类法” “分类记

号法” “书籍记号法”四部分组成［４］（４０－６６） 。 除此

之外，两个版本在内容编排上也有不少变化。 修

订版的附录有二，分别为“和汉图书目录编纂概

则”和“图书馆关系法规（图书馆令、图书馆令施

行规则等）”。
日本文部省编、１９００ 年由金港堂书籍株式会

社出版的《图书馆管理法》在我国影响很大。 孙

毓修所著《图书馆》一文在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学

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开篇即谓，该书“参以日

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图书之报告而成” ［５］ 。

这并非谦虚之辞。 他确实参考了日本文部省编

的《图书馆管理法》一书，尤其是图书馆建筑部

分，他绘制的三张建筑示意图［６］与 １９００ 年金港堂

书籍株式会社出版的《图书馆管理法》中“图书馆

之建筑”一章的示意图一模一样［３］（１９－２３） ，文字说

明部分也是如此。

２　 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
日本文部省编的《图书馆管理法》不仅受到

了孙毓修的重视，也受到了国内其他图书馆学者

的重视，京师图书馆馆员王懋镕即为其中之一。
１９１３ 年至 １９１４ 年，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期刊《教育

杂志》先后以 ６ 期篇幅，刊载王懋镕翻译的《图书

馆管理法》。
王懋镕，也写作王懋熔，１９０８ 年至 １９１２ 年在

江南图书馆任职。 １９０８ 年时，王懋镕编辑了《江

南图书馆善本书目》一书［７］ ，由南洋印刷厂铅印

出版。 有学者对该书评价很高，认为：“这部善本

书目荟萃江南图书馆藏书精华，反映我国江南地

区源远流长的文化典籍发展的历史，……本书目

提供了一批著名的抄校者及藏书家名单，可供古

籍整理者研究参考” ［８］ 。 １９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教育

总长蔡元培通过上海《民立报》致电王懋镕等，
称：“本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 ［９］ 。 随后，
王懋镕到京师图书馆任职。 因其长期从事图书馆

工作，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因此王懋镕

翻译日文本的《图书馆管理法》，具有一定优势。
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其日文本为

１９１２ 年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的《图书馆管理

法》。 其目录分别为图书馆之种类、近世式图书

馆之特征、图书馆之必要、图书馆之创立、图书馆

之建筑、函架之构造、馆务之顺序概要、书籍之选

择、书籍之注文、原簿之记入、书籍之整理（甲、书
籍陈列法；乙、分类法；丙、分类记号法；丁、书籍记

号法）、函架目录、目录编纂法（甲、牌子目录记入

法；乙、字书体及分类目录之优劣；丙、牌子目录及

印刷目录之优劣；丁、增加书之告示目录并图书馆

报）、杂志及参考书、图书出纳法、巡回文库、书籍

调查及曝书、书籍之装订。 王懋镕未将修订版的

附录译出。
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是对 １９１２

年日文本《图书馆管理法》逐章逐字的翻译，也是

１８ 章。 但有些译文值得推敲。 如日文本第九章

为“书籍之注文” ［４］（３６） ，译本第九章也为“书籍之

注文”。 “注文”二字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翻译值

得讨论。 日文“注文”一词译成汉语，对应“订购”
“定购”或“购买”之意。 汉语里“注文”一词使用

较少，似乎没有这层意思。 此处应为错译。 再如

日文第十一章“书籍之整顿”中介绍了杜威的分

类法，日文为“十分分类法” ［４］（５８－６１） ，王懋镕也译

为“十分分类法”。 但作为约定俗成的用法，“十
进分类法”可能更为合适。

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是我国较早

引进的日本图书馆学著作，对民国初期图书馆学

研究和图书馆事业的展开，具有积极意义。 《教
育杂志》是当时著名的杂志，是教育界的必读期

刊之一。 然而，奇怪的是，该文似乎没有引起图书

馆界的注意，民国时期的学者对该文几乎一无

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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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
１９１７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教育杂志》主编

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 该书与 １９１２
年日本文部省编的《图书馆管理法》及王懋镕翻

译的《图书馆管理法》的章数相同，即 １８ 章。 其

目录为图书馆之种类、近世式图书馆之特征、图
书馆之必要、图书馆之创立、图书馆之建筑、书架

之构造、馆务之顺序概要、书籍之选择、书籍之定

购、总簿之记入、书籍之整顿、书架目录、目录编纂

法、杂志及参考书、图书出纳法、巡回文库、书籍调

查及曝书、书籍之装订。 朱元善也未翻译日文本

的附录。
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与王懋镕

的译本有些微差异。 其一，目录差异。 王懋镕译

本中的“函架”一词，朱元善的著作全部换成了

“书架”。 “书籍之整理”换为“书籍之整顿”，“书
籍之注文”换为“书籍之定购”，“原簿之记入”换
为“总簿之记入”。 王懋镕译本中“书籍之整理”
“目录编纂法”两章的细目，朱元善的著作则无。
其二，文字差异。 如朱元善“编纂”本与王懋镕的

译本在“图书馆之种类”一章中唯一的区别是，王
懋镕说参考图书馆“主汇集高尚图书”，朱元善的

则为“主搜集高尚图书”。 在“近世式图书馆之特

征”一章中，王懋镕说近世图书馆则“广汇有用图

籍”，朱元善的为“广搜有用图籍”。 如此等等，不
再一一列举。

从总体上看，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

法》和王懋镕的译本无论在目录或文字上，均有

大面积的雷同，雷同率高达 ９９％以上，许多章节

的内容只字不差，朱元善的著作只是在遣词造句

方面有所完善。 不过，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

时间问题。 王懋镕的译本发表于 １９１３ 年至 １９１４
年，而朱元善的著作出版于 １９１７ 年。 前者不可能

借鉴后者。 二是版权问题。 王懋镕的译文标注了

“日本文部省著”六字，而朱元善的著作版权页上

明确标为“编纂”。 既然是编纂，他应该有一得之

见，而非只修改几个字词。 实际上，朱元善仅是修

改了几个字词而已。
朱元善是否具有撰写《图书馆管理法》的学

术能力呢？ 朱元善，生卒年月不详，浙江人，长期

供职于商务印书馆。 根据商务印书馆老人章锡琛

的说法：《教育杂志》原主编陆费逵于 １９１２ 年初

离开商务印书馆后，“有两人抢当主编，相持不

下，因此主编人虚悬了很久，暂由原来担任校对杂

务的朱赤民（元善）办理集稿发印等事务。 他是

菊老（张元济———作者注） 的同乡，位置本来很

低，自己又不会动笔。 两个抢当主编的人各自撰

文交他， 他又临时设法向别人拉稿， 凑满篇

幅” ［１０］ 。 朱元善原来在杂志社只是从事校对杂

务，因和商务印书馆老板张元济有同乡关系而上

位。 《教育杂志》从第六卷第一号（１９１４ 年）开始

署名主编为朱元善。 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时曾做过

朱元善的助手。 他晚年说：“朱元善编《教育杂

志》，主要依靠许多日本文的教育杂志。 这些五

花八门从教育理论到教学方法，从大学到中学的

日本文杂志约有十来种。 朱本人并不懂日文，他
只看日文中的汉字猜想问题，认为可用，便圈出

来，请馆外人翻译。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杂志

中有讲同一问题的，例如介绍英美教育新思潮的，
都翻译出来了，他就据以重新编写，成为一篇文

章，不注出处。” ［１１］ 或许，朱元善把王懋镕译本中

“书籍之注文”改为“书籍之定购”，即为茅盾所说

的办法。
综上所述，朱元善没有受过系统的图书馆学

教育，日文水平有限，他的文章主要依靠改写而

成，资料大多来自日文的教育杂志。 更重要的

是，王懋镕的译文在《教育杂志》连载时，朱元善

是《教育杂志》的实际主编，不可能不知道王懋

镕的译文。 如果知情，两文又高度重复，那只能

说明朱元善有抄袭之嫌。 当然，朱元善对王懋镕

的译本有所完善，这或许表明他真的看过日本文

部省的《图书馆管理法》，而且也知道王懋镕译

本的瑕疵。 如果这样，他只需写一篇文章，指出

王懋镕译本的瑕疵即可，没有必要以“编纂”之

名，出版《图书馆管理法》。 要知道，从“编译”变
成“编纂”，这不是一字之差，而是法权变更，影
响太大。

还有一种情况：朱元善的著作直接来自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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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图书馆管理法》，和王懋镕的译本全无关

系。 这几乎不可能。 因为朱元善的著作如果直接

来自日文本，无法解释他的著作与王懋镕译本为

何存在大面积的雷同。 日文的字词和汉字不存

在一一对应关系，如果存在，朱元善的“编纂”应

该与王懋镕的译本完全一致。 关键在于，朱元善

著作的措词竟和王懋镕的几乎完全一致。 两个

不同的人，在译文的措词选择上竟然几乎完全相

同，实在不可思议。 即使朱元善没有参考过王懋

镕的译本，那也是直接抄袭日本文部省的《图书

馆管理法》。 不管何种情况，朱元善抄袭，完全

可以坐实。 除了《图书馆管理法》外，朱元善没

有其他任何图书馆学论著。 若能写出《图书馆

管理法》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他怎么可能没有

其他论著呢？ 而事实是，除了该书，朱元善在图

书馆学领域一无所有。

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的抄袭问

题是否未被人注意到呢？ 那也不是。 柳和城撰写

的《孙毓修评传》说：“孙毓修的《图书馆》一书未

连载完，更未结集出版，原因不详。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１７ 年 ６ 月出版了朱元善的《图书馆管理法》，作
为《教育丛书》第 ３ 集第 １１ 编。 朱元善也是商务

编译所成员，与孙毓修合作编写过地理教科书。

这部《图书馆管理法》共分十八章……，规模比孙

著稍大且完整。 不过两者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朱
著显然参考过孙著，有关建筑图式直接引用

孙著。” ［１２］

４　 朱元善《图书馆管理法》的影响

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在我国有

着广泛影响。 邹华享等说，１９１７ 年“朱元善著《图

书馆管理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３］ 。 王惠

君等表示：“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
其中有大量图书馆学著作。 从 １９１７ 年出版第一

本图书馆著作《图书馆管理法》，到 １９４９ 年止，共

出版图书馆学著作 ６６ 种，代办发行 ３ 种。 它成为

了图书馆学专业书籍出版的主力军，为我国图书

馆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１４］ 王

慨等与王惠君的看法完全一致，认为商务印书馆

出版了许多图书馆学著作：“从 １９１７ 年出版第一

本图书馆著作《图书馆管理法》，到 １９４９ 年止，共
出版图书馆学著作 ６６ 种” ［１５］ 。 甚至有学者毫无

保留地认为：“朱元善在 １９１７ 年编写的《图书馆

管理法》是我国第一部图书馆管理著作。” ［１６］ 我

国台湾地区“国立中央图书馆”编辑的《中华民国

图书馆年鉴》对该书评价也很高，认为：“朱元善：
图书馆管理法，民国 ６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７９
页，为图书馆行政专著嚆失”。 可笑的是，这行文

字上面赫然写着：“王懋镕：图书馆管理法，教育

杂志 ５ 卷 ２、４、５、８、１０、１２，民国 ２ 年至 ３ 年” ［１７］ 。
两个完全相同的书名，竟没人去核对内容。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图书馆管理法》并
非朱元善“编纂”，而是“编译”或“翻译”的。 １９９６
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事业志》认为：“民国 ６ 年

（１９１７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元善编译的《图书

馆管理法》，这是上海最早出版的图书馆学著

作。” ［１８］ 《上海社会科学志》称：“民国 ６ 年商务印

书馆出版朱元善译的《图书馆管理法》，这是上海

最早出版的有关图书馆管理的著作。” ［１９］或者说：
“１９１７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朱元善编译的我国

最早出版的图书馆管理著作———《图书馆管理

法》。” ［２０］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也不相信《图书馆管

理法》为朱元善“编纂”。 该书编写者之一范凡推

测道：“１９１７ 年 ６ 月，朱元善的《图书馆管理法》由
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上海最早出版的图书馆

学著作，……从内容上来判断，该书应该取材于日

本，因为书中列举的例子多来自日本，尤其是在

‘书籍之整顿’一章中谈到的‘分类法’大部分是

日本的分类法，如：大阪图书馆、京都图书馆、帝国

图书馆分类法等，也介绍了‘德依氏之十分分类

法’‘卡达氏之开展分类法’和‘布罗尔氏之主体

分类法’，唯独没有中国的分类法，所以说它很有

可能是编译自日本图书馆学著作” ［２１］（１２０） 。 该书

另一编写者吴稌年干脆说：“直接在书名中出现

‘管理’一词的中国图书馆界的著作，大致是朱元

善，他曾任《教育杂志》和《学生杂志》主编，１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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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编译《图书馆管理法》” ［２１］（１５２） 。 或许因为不知

道朱元善的著作为抄袭之作，该书经常被出版社

整理或影印出版，如 ２０１４ 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

版的由陈源蒸、李万健、宋安莉主编的《２０ 世纪中

国图书馆学文库》第一册即收录了该书，而非使

用王懋镕的译本，殊为可惜。
与现代学者的高度评价相比，民国时期的学

者则平静很多。 １９２６ 年刘国钧发表的《现时中文

图书馆学书籍评》 ［２２］ 一文中，对朱元善的《图书

馆管理法》只字未提。 金敏甫对中国图书馆学术

史颇有研究，然而，他提出：“民国六年，北京通俗

教育研究会，以日本图书馆协会之 《图书馆小

识》，译示国人，是为中国图书馆学术书籍之滥

觞” ［２３］ ，完全没注意到朱元善的 《图书馆管理

法》。 按照金敏甫的性格，如果发现问题，他定会

指出。 １９２０ 年，山西的郑韫三编成《图书馆管理

法》一书。 金敏甫即指出：郑“摘录《图书馆小识》
而编成《图书馆管理法》，内容完全与《图书馆小

识》相同，惟仅录其大纲，而删其繁节，故篇幅甚

少，影响亦属甚微耳” ［２３］ 。 是不是民国时期的学

者对该书一无所知呢？ 那也不是。 １９２５ 年，黃维

廉编的《研究图书馆学应备的书籍》一文收录了

该书［２４］ ；１９２５ 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 ３ 期

刊载的《图书馆学书目举要》也收录了该书［２５］ ；

１９２８ 年，孔敏中编《中国图书馆学术文字索引》中

同样列有朱元善的《图书馆管理法》 ［２６］ 。 如此等

等，不再一一列举。 既然众多学者知道该书，却又

不加评价，原因何在呢？ 或许知道该书为抄袭之

作而不言，亦未可知。

５　 结语

１９１２ 年日本文部省所编《图书馆管理法》在

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王懋镕把该书翻译为中

文。 朱元善“编纂”的《图书馆管理法》，几乎完全

录自王懋镕翻译的《图书馆管理法》，该书实为抄

袭之作。 现代学者应把对朱元善的赞誉之词赋

予王懋镕。 王懋镕为我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

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不应被湮没。 不过，朱元

善的著作虽为抄袭之作，但毕竟传播了现代图书

馆学理念，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尽管

方法不当，其积极意义仍是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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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

研究报告》发布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发布《２０１８ 年全国

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 １ ６９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９３ ７％，且城乡差距较小；
•从各学历段情况看，小学、初中、高中和中职学生上网比例分别为 ８９ ５％、９９ ４％、９６ ３％

和 ９９ ０％；
•７６ ４％的未成年人日均上网时间在 ２ 小时以内，９２ ４％主要在家里上网，３９ ４％主要在学校上网；
•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９２ ０％，使用电视、平板电脑的比例分别为 ４６ ７％、３７ ４％；
•未成年人的主要上网目的是 “利用互联网学习” （８７ ４％）、“听音乐” （６８ １％）、“玩游戏”

（６４ ２％）、“聊天”（５８ ９％）。 短视频作为新兴休闲娱乐类互联网应用受到未成年人青睐，其使用比例

达 ４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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